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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日子早晨签到时候，我局机关党
委负责人悄悄跟我说，局里想为李殿办一
个荣退仪式，你可否写点儿东西，以感谢
老同志一辈子的辛勤付出。我默默地答
应了。

李殿同志是市人社局的元老级前辈，
从干事到正处级，基本没挪窝，局里局外
的人们多以“殿处”称呼他。

我是从殿处已经升任副调研员时候
才开始跟他有交集的。当时我刚到工资
科，专门负责年休假工资报酬的计算和审
核。每天、每个单位的审批表都要经由高
宏宇科长签字后报请殿处审批。就在这
一次次的签字过程中，跟殿处有了一次又
一次的学习和沟通，缘份也就此开始。

在工资科的前一两年，同事小孟告
诉我，殿处是经历过三次工资制度改革
的人，业务水平非常高，在全省都数一
数二。而建国以来总共才进行了四次工
资制度改革。小孟还告诉我，殿处是工
资科的老科长，如果遇到工资业务的难
题向他请示，他会直接告诉你在哪一本
书、哪一个文件里，一查一个准儿。

我当时刚刚才把2006年工改的47号

文件啃完，前前后后看了小半年，就这样
很多东西还是没能完全理解到位。于是
我想，小孟的业务水平都已经那么厉害
了，那殿处得有多厉害啊，难不成领导的
脑袋真的是八核、十六核的么，能记住那
么多东西啊！所以我对殿处充满了好奇，
用近乎仰望的心思悄悄想，自己有一天能
不能也成为这样的人。

自从我暗下决心要好好学习文件政
策以后，就格外留意殿处的提问。殿处认
真，工作细致又严谨。那时候，每次跟殿
处请示汇报都很紧张，因为几乎每次都能
被问得卡了壳。回到办公室，小孟、小王、
小张他们几个人在办公室时候不经意间
喊一声李科，我心里就隐隐有点儿吃醋：
殿处问他们的问题也没多大难度，偏偏问
我时候就是那么刁钻的问题，套用如今网
上的一句话，这老头子坏得很嘛。

后来慢慢开始上手写一些豆腐块儿
的汇报材料，但几乎每次都不合领导心
意。记得2014年4月，我当时还在单位住
宿舍，前一天下午有个小豆腐块儿一直没
改好，第二天早晨6点多，殿处发来短信批
评我，没有把局长的意思吃透，过渡表述上

没有好好斟酌。还顺便发了句牢骚，说牙
长点儿材料不知所云，修改变成了执笔，写
材料的变成了打字员。过了几天，殿处又
把我叫到五楼办公室，语重心长地跟我说，
在机关工作，不会写材料是最大的短板，你
做再多再好，写不出来，不会表达，跟不上
领导意图，领导就看不到你的成长进步，
还是要多动脑，多下点儿功夫的。

我的性格其实也很犟，总觉得自己有
些写材料的底子，写的时候也很用心，自
己一字一句琢磨出来的东西舍不得再大
段大段地删掉，而且那会儿不太熟悉机关
的文风，始终觉得是有劲儿没处使，总之
就是很不适应。

后来我才慢慢体会到，其实领导不是
坏，是严，慈不带兵嘛。如若不是领导的
严厉，哪能有我今天这一小点点成绩。

就这样，他手把手地教，我自己也努
力学，慢慢地感觉越来越有了点模样。直
到去年，他高兴地当着别人的面说，我们
这个科员现在越来越懂业务了，我内心欣
喜若狂，因为我知道，我真正走进了领导
的心里。

殿处不光是在工作上引导我、潜移默

化地影响我，还在生活上也关心着我。
前几年我身体有些弱，经常是一旦感

冒，就得躺个好几天。2017年 9月殿处到
山阴技工学校工作后，我遇到业务上的难
题，仍然要打个电话跟殿处请教一二。殿
处对我也好像更加关心起来，每次从我的
微信朋友圈里得知我生病了，都要发来信
息问问怎么回事，鼓励我多锻炼，也曾想介
绍个他熟悉的好中医帮我调理，想得很细。

我是外地人，经常过年过节时候，殿处
发来信息问问，回家了没有，在哪里过的
节，父母亲都好吧。每每都是一位长者对
小辈的关爱，都是师傅对徒弟的心疼。

去年以来，殿处再次回到局里重新分
管工资科，正好赶上非营利性服务业提质
增效和辅警工资制度确立这两大活儿。
他事必躬亲，从思路和方法上指点迷津，
又从材料总结上帮助我精心打磨。每次
请示、每次汇报，总能让我醍醐灌顶、耳目
一新。

更主要的是，他还给予了我很多精神
上的鼓励，让我从心态上调整，从思想上
提振，重拾信心。这一年来，爷俩说过的
话，句句都发自肺腑，句句都能让我受用
一生。

一晃，跟殿处相识已是第九个年头
了。从相见到时时刻刻地想见，从相知到
知根知底的祥知，这九年，我庆幸我的生
命中遇到了他！感谢过往中，他给我的包
容；感谢过往中，他给我的理解；感谢过往
中，他给我的关爱；更加感谢过往中，他给
我的支持！

我 心 中 的 标 杆我 心 中 的 标 杆
●●张 铭

喜神，相传是古代专司喜庆的神。在
古籍中有这样的记载：“遇得喜神，则能致
一岁康宁”，就是说，如果年初能遇到喜神
并得到其关照，那么就能一年平安，风调
雨顺，五谷丰登，福寿康宁。

一
喜神也是诸神中的一员，腊月二十

三，在人间“咚隆当啷”的鞭炮声中返回天
宫，向玉皇大帝述职。正月初期开始降临
人间。

一般来说，大年除夕的深夜，在震耳
欲聋的大炮声中和迎风劲舞的旺火中，诸
神又一次回到人间，各司其职。然而，啥
事也有特殊性，不知何故，喜神偏偏就不
在除夕深夜回宫，需要人们过了这一晚
上，从初一开始，再被人们重新隆重地迎
接一次。喜神的这种待遇，在诸神中，除
了财神外再也找不出第二例了。喜神在
人间的地位可见一斑。

传说喜神就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商
纣王。想当年，姜太公奉元始天尊之命，
协助周文王，联合各路诸侯推翻暴纣，建
立了周王朝。纣王点火自焚，临死大笑了
一声，正好被城外指挥军队的姜子牙看
见。姜子牙随手取出封神榜，把纣王封为
喜神。喜神的任务本来是每年正月给凡
间报喜，但纣王对姜子牙一直耿耿于怀，
由于无机可乘，便把一腔怒气撒在了老百
姓的头上。他把天下的妖魔鬼怪召集起
来，组成一个庞大的害人集团，潜伏在人
间各地，不让人出村出城，否则就让你暴
死或夭亡。喜神的作为被姜子牙得知后，
大惊失色，急忙禀报了玉帝。玉帝调解了
半天，却无济于事。在一旁的太白金星规
劝说：“得势不肯行方便，如上宝山空手
回。你生前同人民作对才丢了江山，死后
理应多行方便才是。”喜神听后，虽伤心不
已，但也爽快地答应了下来。从此，世上便
兴起了每年春节迎喜神的风俗。而喜神
呢，扪心自问，悔过自新。只要人们知道他
所坐的方位，拿上香火供品跪拜一番，他就

大发慈悲，放他们出村出城，并向人们播
喜报喜。

在我的记忆中，第一次看见人们迎喜
神，是1978年的正月初三在我的姥娘家下
团堡村。这个村位于朔县的西北面，离城
15里，那时还是朔县下团堡人民公社的驻
地，人口在 2000人以上，是该公社的政治
文化中心。那一天早上，天气极是寒冷，
我和母亲骑自行车去姥娘家拜年。

临近村口时，一个宏大的场面映入了
眼帘：一群牛、驴、马、骡子混合在一起，卷
着滚滚的黄土跑出了村口，向着正南方向
的赵什八庄村飞奔。母亲笑着对我说：“今
儿运气真好，赶上了你姥娘村里迎喜神。”

真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当我和母亲
到了村口时，迎头遇见的便是和踢鼓秧歌
演员一样打扮的两排乐队，正在向着南方
边走边吹奏，一时鼓乐喧天，震耳欲聋。随
后就是数不清的男女老少在一片嘈杂声中
跟着乐队在缓慢地向前涌动。我有些惊
讶，村里咋会这么人多，又这么心齐！

姥娘一个人在家里，坐在炕头上忙着
擦山药丝丝。见我们进了家，慌忙下地，
高兴得不得了，对我母亲说：“今儿可是好
日子，全村人都迎喜神去了。妈要不是等
你娘儿俩来，也出去啦。”快晌午的时候，
我二舅、三舅、表兄他们土眉浑眼地回来
了。三舅兴奋地给我母亲讲起迎接喜神
的盛况，什么大炮鞭炮响成蓝八啦，牛马
绕地跑成灰八啦，等等，不厌其烦，眉飞色
舞。原来，这是“文革”结束后，下团堡村
人第一次自发组织的迎喜神活动。

我姥娘听后不屑地和我三舅说，这算
个啥哩，妈小时候你姥娘家那才红火哩，人
们抬着整猪整羊、每家每户用木盘端着香、
纸、炮、兔儿饽饽迎喜神。回家后，还要上
香跪拜，祈求全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哩。

二
关于喜神的传说，《朔州民间文化》

（山西三晋出版社）一书，记录了两个版本
的传说。一是传说是源于唐玄宗年间（公
元 712——755年），有秀才钟景期到长安
应试，考试前入葛太古的花园，偶遇葛家
小姐葛孟霞，二人一见钟情，爱慕有加。
后来安禄山范阳兵变，葛太古被囚，葛孟
霞隐身白云庵为尼。此时，钟景期科考得
仕，步入朝堂，在金殿直言杨国忠与安禄山
里应外合，狼狈为奸，祸国殃民。唐玄宗念
钟景期有功，让其到四川青峰山拜紫阳真
人学武艺，考中武状元，助力郭子仪平定了
安禄山叛乱。后来葛孟霞被送入郭子仪王
府，与钟景期重逢，二人喜结良缘。唐王敕
封钟景期为“平北王”、葛孟霞为“贞静一品
夫人”。民间传颂这一对佳人喜逢笑偎，尊
其为喜神。另一个传说是，古代和山（今安
徽怀宁县）有个叫泰逢的人，司掌喜庆宴乐
之事，后被人尊为喜神。

无论是那个版本的喜神，都是人们对
美好生活向往的具体再现。

迎喜神的日期一般是正月初一到初
五，具体是哪一天，这要由喜神的具体方
位来决定。方位如何确定，《朔州民间文
化》援引的是《协纪辨方书》里的介绍：

甲己在艮端坐齐（东北），
乙庚乾方沉沉睡（西北），
丙辛坤宫皱双眉（西南），
丁壬离部醉醺醺（正南），
戊癸巽向笑嘻嘻（东南）。
这就是喜神按照十个天干日游五方

及所在方位的表情。所以，过去民间迎喜
神，必然会选择戊日或癸日向东南方向迎
拜。这就需要查历书，看看正月初几是戊
日或癸日了。比如，2014年农历正月初二
是癸卯日，因此初二迎喜神。2015年农历
正月初三是戊辰日，因此初三迎喜神。
2016年农历正月初四是癸亥日，应是初四
迎喜神。2017年农历正月初五是戊子日，
即初五迎喜神。2018年农历正月初五是
癸未日，初五便是迎喜神的日子。

据朔州的老者介绍，新中国成立前，
迎喜神是朔县所有乡村的一个重要活动，
是一个盛大的节日，其隆重的程度毫不亚
于除夕和元宵节，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
及。这种现象的出现，无疑反映了在农耕
社会里，朔县的农村及其广大农民对风调
雨顺、五谷丰登的热切期盼。

与农村相比，迎喜神这一年俗活动，
在朔县城里并不流行。这是因为，城里
是工商业集中的地方，农民占比少。大
量的手工业者、商人、小贩关心的重点与
农民有所不同，他们追求的是生意兴隆、
日进斗金，因此，正月初二接财神才是他
们的重点。我父亲今年 80岁，他回忆说，
他小时候，没见过朔县城里人迎喜神。在
我的记忆中，也从未见过城里人迎喜神。

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到九十
年代中期，朔县（朔城区）农村人对迎喜神
似乎是情有独钟的，声势也比较大。到了
2000年以后，由于种种原因，迎喜神活动一
年不如一年，如今基本上是销声匿迹了。

客观地说，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规
律，你想拦也拦不住。然而，期盼风调雨
顺、五谷丰登、四季平安是世人共同的心
愿和永恒的主题。那么，就让我们欢欢喜
喜地过好每个年吧。

朔县年俗杂忆（四十四）

迎喜神
●陈永胜

患病不测，古稀来恙。五年前，得
了后脖颈痒，还长颗颗小疹子，痒得凶，
挠得疼，挠破流血。

得病乱求医。网上网下，凡治痒的
药，逮住就买，抹的，喷的，口服的，能买
上的都买了，都试了，遗憾的是没一个
管用。有医生还善意提示忌口：什么辣
椒呀、面丹呀、荞面呀、羊肉之类的，统
统忌了，问题是忌和不忌“外甥打灯笼”
一样，照旧（舅）痒。

得病容易去病难。几年下来，用了
多少药，除病没去，还蔓延见长。病虽
不重，但痒得心烦，添乱养生。不治吧，
于心不安，治吧，又无对症之药。难啊，
喊天不应，叫地不灵，怎么办呢。

就在沮丧之时，一日快递送来一小
包裹，打开一看，是一个挺精致的小盒
盒，盒盒上什么也没写，不知何用。经
问，原来是女儿寄的治痒药膏。因为用
的药膏太多了，心说这也未必顶事，不
过既然女儿一片孝心，还是抹吧。于是
抱着“抹了也白抹”的心态，试着涂抹在
病处。谁知，这个药膏就是灵验，一经
涂抹，就不痒了。不过病人心多，心有
余悸：或是能管一阵阵吧，过后又犯。

不料，这次奇迹真地发生了，自抹上这
药膏，不但再不痒痒，小疹子也不长了，
好像把个病祛了。

长痒的困扰，多挠的不爽，一下烟
消云散，从痒的阴霾中走出来，乾坤朗
朗。乐了一阵，冷静下来，又想起了医
生忌口的话。是啊，再等等，再试试，看
看吃上忌口的调味和食物，是不是还
犯？所以接连几天吃辣椒，吃放面丹的
擀豆面，吃包括羊杂碎之类所谓“封杀”
的东西，结果均未撼动药效，风景特
好！这次真信了。

惊喜之余，赶紧询问药膏的名称及来
龙去脉。女儿说，这药源头在嵩山少林
寺，世代传承。学名“青草抑菌膏”。其主
要成分是“皂角刺、土槿皮、苦参、七星剑、
蛇床子等”；“采用古老青草药秘方，针对
各种由于真菌感染引起的如头癣、体癣、
股癣、牛皮癣、黄癣、白癣、手癣、足癣等皮
肤问题，具有药到病除的功效。”

药到病除，说到做到，令人感动。回
望漫漫求医治痒路，有幸体验“青草抑菌
膏”妙手回春真实，不仅开心，更为斯药
诚信，说话算数，做好自己，给人正能量
点赞。

亲历药到病除
●●冯 耀

早上出门，眼前一团团若精灵般的白
绒花儿随风飞舞，好不悠哉。哦，是柳絮。
不知不觉中，又是袅袅城边柳、絮儿飞满天
的时节了。

于众多树木之中，我还是比较喜欢柳
树的。在塞北的漫漫严冬过后，枝头的第
一抹翠绿就是柳条儿先抽出来的。柳芽儿
悄悄从细细的柳条上努了出来，揉着惺忪
的睡眼，绽露出鹅黄的小脸儿，与树根处的
小草芽儿一起，送来了春天的讯息。轻轻
托起一条泛着青色、带着芽儿的柳条，都能
嗅出春天万物复苏的味道。

“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
带着丝丝树木的甜美，带着片片萌动的春
情，小小的柳芽儿长成了尖尖的柳叶儿，在
柳条儿的舞动中，风情万千，浮想联翩——

“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
春光正好，春树正绿，呼朋携伴，赏心悦目，
一场春天的邀约，因了这几树垂柳，让冬眠
许久的心儿豁然开朗。

“依依袅袅复青青，勾引春风无限情，”
高楼栉比，马路广阔，车流滚滚，垂柳袅袅，
一座现代化的城市，因了这几树垂柳，多出
了几分柔媚几分深情……

当人们正沉浸在赞美随柳树一同归来
的唯美春光时，朵朵柳絮绽放，不恋枝头的
大好风采，辞别柳条的温暖怀抱，携带着生
命的种子，毅然投入阵阵风中，开启别样人
生——

“梨花淡白柳深青，柳絮飞时花满城。”
梨花绽蕊，柳絮轻飞，庭院深深，送来春色，
纵然情思绵绵不尽，怎阻我随风行处满城
飞舞倩影留？

“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
对月沉思，柳絮缓沉，心中牵挂，诉于天涯，

一场无由而起的思念，因了这柳絮的款款
飞停，而渐渐又无因终了。

“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
柳叶渐长，柳絮渐去，春光流逝，夏木荫荫，
胸中那份愁怅随风而去，眼底这片天地何
其宽广……

沉浸在关于柳树柳絮的诗词中，总是令人
不能自拔。事实上，柳树的美好，更多用于形
容女子，所谓“柳眉弯弯”“柳腰纤纤”，正是古
代美女标配。柳树的情思，更多用于离愁，“杨
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
设。”“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
数。”而“一会儿南飞又北飞”的柳絮，则一直都
是伤情别离的寓物、随波逐流的象征。犹记得
红楼梦中薛宝钗的那句“好风频借力，送我上
青云”，少时读着豪气干云，及长读时稍感压
抑，如今再读，柳絮纵然上了青云，还是无根无
凭，倒不无归入泥土，或可扎根成树。

漫步在街心公园里，于微风中伸出手掌，
托起了一朵悠悠路过的毛绒绒的柳絮，有些
轻，有些暖；盯着团团绒毛中心那粒小小的柳
树的种子，无端地想起了母亲温柔的怀抱，想
起了孩子甜甜的软语，想起了遥远夜空中闪
闪的星星……一阵急风偶过，忽然间身处漫
天飞舞的纯白柳絮间，喧嚣的马路、匆匆的行
人似乎都闪入了一个朦胧的世界，心在一瞬
间竟升起了一种无拘无束、随遇而安的洒脱。

枝头的桃花还未谢尽，路边的丁香开得
正浓，摇曳生姿的柳条，送来了优雅轻盈的
柳絮。逆着和煦的阳光，顽皮的柳絮儿翩翩
起舞，随风而起，随风而落，让青青的小草偶
尔白了头，让红红的花朵间或花了脸。

柳絮因风起，却飞得自在，飞得随意，携
带着生存的种子，不惧生命的沉重，沉沉浮
浮间，就将希望播洒在了世界的角角落落。

柳絮因风起
●●刘淑花

我出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
期，在我儿时的记忆里，印象最深的
是我村民兵训练的情景。

故乡应县水磨村位于应县城西
北 30 里黄花梁脚下，当年全村有
1300 多口人，300 多户。由于村子
大，户数多，家家户户都有基干民
兵。在全民皆兵，备战备荒为人民
的年代，全县村村都有民兵连、民兵
营。我们村民兵营按村庄分布分为
四个连，分别是东头一连，西头二
连，南头三连，北头四连，我家在村
西南居住，我的大哥二哥是三连二
排基干民兵。民兵营配备的武器有
半自动步枪、冲锋枪20余支、轻机枪
数挺、山炮数门，历任民兵营长有乔
玉良、刘玉宝、王占国、刘继宝、王罗
明等，他们带领民兵农闲搞训练，抓
战备，农忙时节种地锄田护秋，为加
强国防后备力量建设和全村农业生
产做出了突出贡献。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前，
民兵军训是年年抓的必修科目，每
年秋收结束后，县武装部、公社武装
部就组织各村民兵集训。民兵虽然
不是正规的部队，但军事化训练的
强度和标准一点都不低，队列、步
伐、射击、刺杀、投弹样样优秀。每
到吃过早饭时间，全村民兵在民兵
营长的带领下迎着初升的太阳，扛
着钢枪，戴着树枝编的草帽，唱着革
命歌曲，雄纠纠、气昂昂地走进村南
树林里挖战壕，做伪装，开展投弹、
瞄准、卧射、攻击等训练，现在村南
梁坡树林里还有当年民兵训练时挖
的战壕遗址。尽管每天训练都很辛
苦，但是大家仍然以最高热情投入
日常战备训练，没人叫苦叫累。大
家在摸爬滚打淬炼中，练就了矫健
的身姿、刚强的意志和一身过硬本
领。我小时候只要一过星期六日或
放秋假，就约上小伙伴去看民兵训
练，民兵训练多长时间，我们就会驻
足观看多长时间，直到训练结束，我
们才会意犹未尽的回家。那个时候
全村民兵的枪支弹药都统一在大队
院里仓库存放，只有一把“铁将军”
大锁看守，也没人敢偷盗。有时中
午训练结束民兵可以把枪带回家，
下午训练的时候再带上枪。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全国上下
积极响应“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

“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号召，迅速掀
起了一场挖地洞搞战备的运动，到
处是全民上阵齐挖洞的场面。

我们村也不例外，按照县里和
公社的部署要求，民兵们在村里主
要街道也挖起了地洞。那时没有大
型工程机械，全靠民兵人工挖、箩筐
挑。据村里人回忆，修建好的地洞
好像一直没有用过，小时候只记得
在村南头机井处开有几米宽的圆形
的地洞口，童年伙伴有胆大的曾经
下去过地洞。二十多年前村民王锦
胜垒院墙才用黄土填平。

那个时代，民兵不仅参加军事
训练，还参加每年秋冬农田基本建
设会战、植树造林、抢险救灾等。上
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在村东广袤的盐
碱地，全村民兵积极响应大队党支
部号召，打机井、修地梗、深翻地，使
村东近千亩滩地变成良田，直接受
益全村人。

记得有一年，全公社十六个村
民兵在邻村韩家坊村集训，当年我
的大哥给大队开拖拉机，大队有两
台运城产东方红30型拖拉机和一台
长春产28型拖拉机，他和王仁义、王
继珍驾驶着拖拉机负责接送民兵集
训和拉运枪炮行李等。集训期间民
兵们住民房，伙食也是家常便饭，稀
粥馒头烩菜黄糕等。而且没有任何
补助，只是大队给记几个工分，一个
工分几毛钱。上午练习队列队形，
下午搞射击投弹，晚上学习时事政
治，大家都认真练，刻苦学，没有一
个人开小差、搞特殊。集训几天后，
进行实弹打靶和军事体能比赛。由
于我们村民兵人人军事素质过硬，
在全公社的实弹打靶及各项军事体
能比赛中拿了不少第一，为全村争
得荣誉。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们村
上的女民兵，她们留着齐肩的短发，
穿着花衣裳，腰扎武装带，个个精神
抖擞，英姿飒爽，和男民兵一样并肩
训练。每年实弹打靶成绩最好的民
兵有王银旺、王德国、王孚等，女民
兵有王仙萍、王锦秀等，不论固定

靶，还是移动靶，弹无虚发不离靶
心。

1983年5月，公社武装部抽调我
村40多名骨干民兵组成预备役连参
加在应县举行的雁北某部预备役第
一师成立大会，接受军地领导及全
县人民检阅。当年夏季驻地某部高
炮营在我村驻训打靶，民兵们在解
放军官兵及民兵营长的严格指导训
练下，队列队形及军事技能有了很
大提高。那时，民兵们统一穿着与
当时现役部队一致的军装，即 65式
军装，佩戴全红五星帽徽和长方形
领章，头戴解放帽，扎上军腰带，脚
穿解放鞋，一身解放军战士打扮。
因为当时预备役部队刚刚组建，再
加上没有实行军衔制，所以穿的军
装和现役军人一样。那段时间，就
连我们村的人从背影也分不出解放
军和青年民兵。8 月 1 日建军节那
天，县里举行阅兵仪式。早晨六点
多母亲给做熟饭，早早吃罢饭，二哥
就骑上家中唯一一辆28型飞鸽牌自
行车与众民兵进城接受检阅。

在县城体育场，彩旗飘扬，军旗
猎猎，人头攒动。但这天天公不作
美，县城从早晨就开始淅淅沥沥下
起小雨，受检阅的预备役官兵在雨
中行进，轮到我村民兵队列式开始
时，雨下得更大了，整个广场成了一
片汪洋，所有人的衣服全被雨淋湿
了。他们身上蒸发出的热气，凝成
了一层乳白色的薄雾。大伙全然不
顾气候恶劣，踏着军乐的节奏，高挺
胸膛，踏起水花，齐步向前。当通过
主席台和观众席时，响起热烈的掌
声，民兵们的表现受到来自北京军
区、省军区、地方党政领导及全县冒
雨观看群众的赞誉。

受民兵训练的影响，每年冬季
征兵村里都有热血青年报名参军，
他们在部队凭借在村里当基干民兵
时的扎实军事素质，有的立功受奖
入党提干，有的考入军事院校深造。

时光如梭，岁月如歌。转眼三
十多年过去了，当年的民兵营小伙
姑娘已双鬓斑白，成为“爷爷奶奶姥
爷姥姥级”的人物，回想当年献身国
防，保家卫国的激情时不遗憾，不后
悔，他们的精神将激励后人，代代相
传，永不磨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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